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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的李季，是拥有《王贵与李香
香》《玉门诗抄》《杨高传》以及《生活之歌》
《向昆仑》《石油万里从军行》等经典作品的
著名诗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功勋卓
著的建设者、人民性叙事性新史诗的卓越开
创者和民族化大众化新诗风的成功实践者。

报刊编辑史中的李季，也是值得高度
重视的研究对象：1946年4月始任《三边
报》社长，在此期间采撷整理编选了被誉为

“新诗经”的 2000 首民歌，结集为《顺天
游》；1949年初创办《长江文艺》；1962年任
《人民文学》副主编，1975年在此任上为《人
民文学》复刊做出了突出贡献；1978年11
月至1980年3月任《人民文学》主编，新时

期最初那一波彪炳文学史的力作就发表于
这一阶段。

在李季的编辑生涯中，尤为注重发现
和热情扶植来自工、农、兵、学、商、林、牧、
副、渔等各行各业的基层作者。乐于从群
众中发掘创作力量，敏于把握文学与时代的
互动，此中佳话和实绩难以备述，例如他对
普通海员王家斌的创作给予全过程指导帮
助，从而培育呈现出新中国海洋文学的雏
形；再比如他亲赴机场对赶往前线的徐怀中
喊话组稿，从而以《西线轶事》的发表为标志
推动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审美变革……

李季的工作，是信仰信念坚定、人民立
场笃定、人生价值恒定的前辈最有宗旨意

识、最为爱岗敬业、最具淳厚诚意的编辑劳
动的伟大象征。

我们从文章资料和师长们的讲述中清
楚得知，无论在《人民文学》《诗刊》还是在
作协领导岗位上，他都尊重规律、体贴同
道、呵护人才、暖老温小。李季是个可敬的
带头人、可亲的好人。

他以赤诚之心投身火热时代、歌咏劳
动奋斗者的人民诗人精神，他以厚道之为
营造文学美好氛围、托举新人新作的人民
编辑家风采，必将长久活在后辈心中。如
今我们怀着深情纪念他，因为他是“大地和
人民之子”（孙犁语），他更是新时代文学人
学习的榜样、追望的楷模。

人民编辑家的赤诚之心与厚道之为人民编辑家的赤诚之心与厚道之为
□施战军

时间过得真快，李季同志去世已经42年了。
作为领导和前辈作家，李季同志给我的影响和帮
助太多、印象也是极深的。远去的岁月恍如昨天，
他那富于朝气的举止行动和富于感染力的音容
笑貌，时时还出现在我眼前，萦绕在我心间。失去
他这位亲切、严格的良师益友，对于我是终生的
痛惜，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他人虽去了，却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个正直
的、坦率的、兢兢业业的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的
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革命精神，而这将是长久
的，也是永不会泯灭的。

李季同志的杰出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
香》，在新诗发展的道路上，勤于向民歌学习，不
断探索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中国诗歌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王贵与李香香这对
典型并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喜爱的
人物形象，热情歌颂陕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
身闹革命的斗争事迹，而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创
作风格，则是李季同志在诗歌领域践行毛泽东同
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第一个硕果，也
难怪茅盾先生称赞《王贵与李香香》“是一个卓绝的创造，
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也不过分”。说到诗歌，我想起自
己的藏书里，有一本绿色封面精装版的《李季诗选》，这本
他花了大量心血认真编选的诗集还在印刷的过程中，诗
人却不幸溘然长逝。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怀着
悼念诗人之深情，临时加进去了作者几帧生平照片，为这
本诗集增添了色彩。李季同志不仅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
著名诗人、作家，还是一位善于做领导工作的行家里手。
孙犁先生在所写的悼念李季的文章中说：“在作家中，既
在创作上有成就，而又擅长做行政领导工作者就推举诗
人郭小川和李季。”这无疑是对两位诗人公正的评价，也
是不无惋惜的话。

李季同志是我以及更多和我一起成长的同事们的良
师益友。我和李季同事的交集是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副
主编后开始的，当时，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连连召集多
次编辑部全体会——他叫“神仙会”，要大家开动脑筋出
主意、想办法，怎样把刊物办好。他很善于走群众路线，作
为领导者，他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考虑，
集思广益，制定改革方案，采取必要措施，雷厉风行地行
动起来。李季同志是一位实干家，他有见识、有魄力、有经

验，政治上很敏锐。这些对于一个刊物的负责人来
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他赢得了编辑部同志的
欢迎和信任。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多次对我
们说，一个革命者，应当像一颗石子丢在湖水里那
样，丢到哪里就能掀起波澜，引起反响，不能是一
潭死水，死气沉沉。他知人善用，每每当他在安排
工作、提出任务时，对每个人都能够用其所长、避
其所短，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保证工
作任务顺利完成。同他接触多了，就会感到他待人
和蔼可亲，如同春天般的温暖，但是他又是严格
的。编辑部中某位编辑没有抓到一篇好作品；某位
编辑错退了一篇好稿子；某位编辑外出组稿，没有
很好地完成任务，甚或某位编辑在校对上大意，出
了不该出的纰漏……他都会狠狠批评。他认为这
是一个编辑的严重失职。有好多次，他派我们外出
组稿，临行前总是亲自交代任务、提出要求，有时
还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次出去可一定要抓回
稿子，要高质量的，最好能当头条，否则提头来
见。”他要求编辑部的同志人人心中都要有一本

《人民文学》，人人当主编，强调大家树立“一盘棋”的思
想，要关心整本刊物，这无形中加强了每个编辑的责任感
和全局观念。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和关心每个编辑政治上
提高、思想上进步。应该说，正是由于他以身作则的实干
家作风，放手使用和培养干部，才使得无论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主编《长江文艺》时，还是20世纪50年代主编《红旗
手》（《甘肃文艺》前身），以及后来较长时间主编《人民文
学》和《诗刊》期间，他都呕尽心血为党的文学事业带出了
一批又一批出色的编辑队伍。当然，通过刊物工作，他还
发现、培养、团结了大批青年作家，在当时文坛，他也获得
了大家的赞誉，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文学界的伯乐。

李季同志全身心地扑在文学事业上，未曾想，这种拼
命的行为造成了对身体的全面伤害——严重的心力衰
竭，最终危及到了生命。58岁，正是在工作上、创作上积
累了丰富经验，创作日臻成熟而可以大有作为、大显身
手的年龄。一个乐观、开朗、精力充沛的人，一颗始终火
热的心怎么可能突然停止跳动。我至今还是无法平息心
中的疑惑。当我再次翻开1979年10月山东人民出版社
为他出版的《石油六歌》时，代序诗里那最后两句精辟的
诗句又闪现在眼前：就是在心脏停止跳动时，/也将是人
有尽时曲未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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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是当代诗歌史上一位代表性的杰出诗
人，被誉为“大地和人民之子”（孙犁语）。1946年9
月在《解放日报》发表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
香》，被认为是诗歌领域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第一个重要成果，在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今天，我们要学习
李季积极主动的实践品格和奋发昂扬的革命精
神，像李季同志一样，做一个属于人民和时代的
诗人（李季语），把握历史主动，努力推动新时代诗
歌走向高峰。

学习李季积极主动的实践品格，主要从他对
时代、人民和诗歌艺术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学习：

一是积极主动投入时代潮流。李季出生在河
南唐河，1938年参加革命，后在太行山八路军任
职，受组织派遣到陕北“三边”工作，当过教师、报
纸编辑和县政府秘书，主动深入百姓中间，扎根基
层，创作出包括《王贵与李香香》在内的大量优秀
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主动投身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1952年，带着全家老小来到玉门，任玉门
油矿宣传部部长兼《石油工人报》社长，参加新中
国石油工业的开创。他创作的《玉门诗抄》，引起广
泛反响，年轻一代捧着他的诗集奔赴大西北，成为
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开拓者。李季是社会主义文学
事业的开拓者，先后参与创办《长江文艺》并任主
编，先后任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等职。改革开放后担
任过《诗刊》主编、《人民文学》主编。可以说，李季
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全身心地积极投身时
代的潮流之中。

二是积极主动深入生活、融入人民之中。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的问题，李季就是这一指导方针最主动积极的践行者。李季在“三
边”工作时，搜集整理了3000多首“顺天游”（即现在说的“信天
游”）。“顺天游”是陕北、晋绥、内蒙古一带广泛流传的民歌形式。由
于它的形式自由生动，适于表达、传述人民的生活及情感，因而也
特别为人民群众所欢迎。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文艺”深深地打动
着我。把这些“顺天游”编选辑录整理出版，以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研
究资料，这不仅是许多朋友多次表示过的希望，也是自己多年的心
愿。李季的“人民性”尤其体现在其与“顺天游”的关系上，有评论认
为：“顺天游”成就了李季，李季也成就了“顺天游”，因为他的收集
整理，使“顺天游”这种地方民歌形式传遍了神州大地。

三是积极主动进行诗歌艺术探索和开拓创新。毛泽东同志曾
多次提到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民族气派”问题，李季就是最认
真贯彻落实的创作者。他以诗歌进行具体实践，在整理“顺天游”
后，他借鉴其形式，并吸收现代话剧及河南“曲子戏”“鼓儿词”的艺
术特点，写出了《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后就引起轰动，被公认是“叙
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的杰作，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
件”，郭沫若称之为人民翻身和文艺翻身的“响亮信号”；茅盾誉之
为卓越的创造，是“民族形式”的史诗。《王贵与李香香》内容的丰富
性和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引发了后续大量反响，被改编为豫剧、淮
剧、说书、电影、秦腔等，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演
的第一部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是真正的经典，目前已发行上百个
版本，证明其艺术生命的无限魅力。

李季有着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他一心跟党走，永远扎根
于人民之中，一直保持着对于时代的艺术敏感，我们要学习他无私
奉献的精神，把自己全部献给党的革命建设事业的崇高理想信念，
学习他艰苦朴素，埋头苦干，主动开拓积极创作的革命情操，学习
他在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

提起诗人李季，我的耳边就会飘扬起陕北高原上那独有
的信天游调子，脑海里也会涌现出诗人李季创作的民歌体长
诗《王贵与李香香》和《石油大哥》等一系列作品。在我看来，
这两首娴熟运用信天游所作的叙事长诗，完成了主体诗情与
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不仅在当时构成了语言创新的巅峰，
即使在过去了70多年的《王贵与李香香》和过去了近50年
的《石油大哥》这两部作品，其文本所概括与包揽的内容与形
式的高度融合，对于时代精神的形象概括与提炼，对于新诗
百年后的再创辉煌，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导向性
意义。

这两部长诗仍然具有精神的启迪与指引的重要价值。《王
贵与李香香》写于1946年，正值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
集结一切力量，要消灭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是战争无比残酷
的时期。就是在这样异常艰危的环境里，诗人李季在战斗间
隙就地取材，运用信天游的形式，写出农村贫苦孩子王贵与李
香香在干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一波三折的美好爱情，既残酷艰
危，又充满浪漫情怀，作品展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坚贞的品格
和追求革命向往美好生活的执着，在那些残酷岁月里，一经发
表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对鼓舞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发挥了非常
积极的作用。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仍然能够看到当时
年轻人的追求，有着非常可贵的精神指向。而这样的“战地浪
漫曲”对于我们当代的年轻人来说，仍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引与
照耀的价值，依然光芒四射，极其难得。

李季的创作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地求生活、求思想、求艺
术，对我们今天的写作仍具有艺术的启示性。李季的诗歌创
作一直坚持不懈地向最底层、最前沿的战斗者、追求者、理想
者要写作内容、要思想感情、要精神境界、要表达的艺术手
段。从他写的主人公王贵与石油大哥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
他的心里和眼里，一直都揣着瞄着对着当时战斗在最前沿的
先锋人物，所以他能够直接把笔伸向心灵的深处，写出人物动
人心魄的精神境界。他写长诗《石油大哥》时，则把主人公当
作挚爱的兄长，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情感，是赤诚，是深爱。他
以他们的生活为生活，以他们的工作为工作，以他们的渴望为
渴望，写作的心跳与石油大哥的脉搏是一个节奏，尤其所用的
语言，与“信天游”的调子几乎是原汁原味，所以他能写出至今
让人看了仍然有带入感、有感染力的诗篇。魂系于时代先锋
人物，把一己之情怀，书写成时代之胸臆。这是非常关键的成
功经验。

诗人李季心心念念向民歌民谣俗谚俚语要形式要语言要
艺术，把中国思维中国语言与中国形式融合在一起，实现真正
的中国式表达。尽管新诗是舶来品，注重感觉与精神的形而上
表现。但是在我看来，因为根性的土壤与生活习俗的先决因
素，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范，不能脱离汉语天然的象形文字的
表情达义。而李季一系列民歌体新诗的创作，我以为就是把自
己有限的语言储备与思想情感的精力，集中在民歌民谣与民间
的俗谚俚语上实现创造性升华。距《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已经
76年了，但是那种韵味情味与精气神儿，我以为一点都没有变，
它不仅具有文献价值，对我们后人的创作来说，仍然具有强烈
的艺术魅力。

孙犁曾撰文赞扬李季说：“李季的创作，在文学史上，是完
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这也绝不是单凭采风所能形成的，
它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他不是天生之才，而
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大地和人民的诗人大地和人民的诗人
□王久辛

诗人李季出生于1922年，那是新诗刚刚诞生的年
代，此后，他的一生始终与新诗的发展相伴。毫无疑问，新
诗的诞生是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剧烈冲撞，无论情感内
涵还是外部形态，新诗与古典诗歌都有明显差异，但是民
族的心理定式、诗歌文化的固有传统、积淀在中国历代诗
人意识与潜意识中的诗歌审美观念的共性成分，使新诗不
可能完全摆脱古典诗歌传统。百年来新诗在西方文化影响
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冲撞与纠缠中，艰难地行进着。李季就
代表了新诗创作中主动向民族文化衔接的倾向，他是新诗
民族化的杰出探索者。他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于
1946年发表后，得到解放区军民的喜爱，后来又流传到国
统区，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好评，被誉为“是一个卓越的
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过分”（茅盾
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经典，《王贵与李香香》在新
诗发展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这里仅就李季在《王贵
与李香香》中对新诗民族化所做的探索，做一简要的评述。

新诗的民族化，既有内容方面的问题，又有形式方面
的问题。从内容方面说，一首诗是否有鲜明的民族性，要
看它有没有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包括民族的心理、
感情和伦理道德观念。《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实践告诉
我们，诗歌民族化的探索要基于诗人对民族传统的热爱、
尊重与认同。李季出生于河南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受到
家乡的民间文化熏陶，童年农村文化生活的鲜活记忆，民
间艺术的浸润与滋养，正是他选择诗歌民族化道路行进
的内在依据。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季参加革命。先在延安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1942年冬
至1947年，在陕北三边先后当过小学教员、县政府秘书
和地方报编辑。尽管他没有亲自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但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
使他明确了文艺工作者必须扎根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
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语言习惯与他们喜欢的文艺形式。
这使得他对诗歌民族化的探索更为主动与自觉。诗歌民
族化的探索，与诗人对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的了解，对他

们的文化诉求的熟悉程度有密切关系。出生在农村的李
季对家乡的人民本就怀有深切的感情，参加革命后的经
历，使他对农村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长诗《王贵与
李香香》以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通过
一对农村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生动地反映了陕北“三
边”地区农民闹革命的壮烈景象，表现了革命与劳动人民
幸福生活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从形式方面说，新诗的民族
化，就是要在突破古典诗歌拘囿，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
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古典诗歌又不同于西方诗歌、既继
承民族传统又适当吸收西方诗学合理内涵的全新的现代
诗。这最终要通过构建新的诗歌语言而实现。李季《王贵
与李香香》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当时流行的书面化
的、带有翻译体味道的新诗语言之外，找到了一种来自民
间、又经过提升的自然清新的诗歌语言，从而对新诗的形
式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陕北民歌信天游一般为双句一小节，上句起兴，下句
点题，节奏鲜明，语调高亢，粗犷奔放，唱起来回肠荡气，
扣人心弦。李季在写作《王贵与李香香》的时候，保持了信
天游两句一节的建行，保留并丰富了信天游的比兴手法，
前句为起兴或比喻，后句点明意思，在形象的感受中融入
了丰富的内涵。诗人对信天游的运用，并没有停留在形式
的模仿上，而是根据表达广阔的时代内容的需要，借鉴诗
歌述学的理论，对信天游予以改造与提高，这尤其表现在
叙述方式的巧妙安排与宏伟结构的精心设计上。诗歌叙
述的基本方式为时间叙述与空间叙述。时间叙述便于展
示故事的线性发展与因果关系，空间叙述则是在特定的
时间内展开的共时性叙述，适宜于具体的场景描写或特
写镜头的截取。《王贵与李香香》的艺术形式，来自于信天
游，但经过了改造与提高，它将鲜明的时代色彩、深厚的
革命内涵和质朴的民歌形式融为一体。如今《王贵与李香
香》作为新诗经典，已矗立在文学史上。李季通过在《王贵
与李香香》写作过程中对新诗民族化的探索与实践，为中
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诗民族化的杰出探索者新诗民族化的杰出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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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的石油情怀与石油诗李季的石油情怀与石油诗
□李玉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什么石油文学在社
会的发展变化中一直坚守正气？因为我们有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有石油文学的奠基人李季。李季开创
石油文学就定下了坚守正气这个基调。李季在石油
工业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都奔赴油田，用诗歌吹响
进军号角。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新中国急需工业的
血液，1952年冬天，北京召开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
会的前身）会议，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在武汉
主编《长江文艺》的李季，在会上第一个举手报名去
玉门油矿。12月，一家三口去了玉门油矿。李季担
任了油矿宣传部部长兼石油工人报社社长。

李季到玉门的当天就心脏病复发，喘不过气
来。但他从来不顾自己的身体，经常穿着老羊皮袄
去钻井队，认识了后来成为榜样的铁人王进喜，跟
他当学徒、学钻井、晚上住在一起。他在诗歌里记录
了当时的情景：“老皮袄不分你和我/帐篷里卷起莫
合烟聊到天明。”石油诗就是在这种实实在在的油
田生活中诞生的。

李季到玉门油矿的第一个春天，《石油工人报》
发表了他的第一首石油诗《石油河》，让玉门人激动
不已，“……炎热时节，它用浑浊的激流/拍打沉默
的戈壁/寒冬时，它在厚厚的冰块下面/和砾石做着
激烈的争辩……”他描写的是石油河也是石油人。
接着李季创作了几十首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短诗
和一首长诗《生活之歌》，收进了《玉门诗抄》第一

集。李季还给杨朔、萧三等作家写信，给中国作协写
信，提议再来一些作家。接着，杨朔、徐迟、张恨水、
闻捷等一大批著名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先后来
到玉门，用不同的方式，热情歌颂玉门油矿，这种充
满正气的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李季最有名的诗歌
是《玉门人》：“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
处，就有玉门人。”李季写这首诗是1958年，他预感
和印证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玉门石油人的作
用，成为石油诗的经典，玉门人已把这首诗镌刻在
石碑上，永远铭记。1954年、1958年，患有心脏病的
李季两次去青海高原的柴达木油田。那片一望无际
的戈壁荒漠被外国探险者称为“生命的禁区”。勘探
队员在这样的环境里为国家找石油，李季深深地感
动了，他写了《柴达木小唱》等诗歌，出版了诗集《心
爱的柴达木》。李季的诗歌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来柴
达木，影响了几代柴达木石油人。尤其是《柴达木小
唱》，成为朗诵、引用的经典。

李季1955年调到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繁忙
的工作之余，往返于各个油田。仅大庆油田就去了
7次。他与满身黑油泥的王进喜等石油人一起打
井，一起吃窝窝头。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写了大量的
石油诗。大庆会战时期的1963年12月，中央特地
安排，由石油部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给中央
直属机关的干部、院校、作协代表团做大庆会战情
况报告。朗诵家殷之光在会上朗诵了李季的《石油

歌》。这首诗充满激情，鼓舞作家们奔赴大庆。紧接
着，中国作家协会就组织了全国几十名著名作家、
艺术家组成慰问团，去演出、采访。张光年为团长，
李季、赵树理为副团长，李季兼秘书长，负责具体工
作。李季又为宣传大庆油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5年秋，李季在《诗刊》工作期间，华北油田
第一口千吨井诞生了。1976年春，冀中平原展开了
大规模的石油会战。李季直奔会战现场，开始创作
《石油大哥》，忙碌中心脏病严重了不得不去住院。
为了激励自己早日完成这首长诗，他写了《自勉诗》
放在台历上，随时提醒自己坚持再坚持：“口含‘消
心痛’/挥笔画油龙/但求心竭日/油龙腾太空。”

1977年春，病中的李季又去华北油田，采访写
作两个月，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红卷》。两首长诗，真
实有现场感，石油专业用语和情感表达有浓郁的石
油味和时代气息，是中国石油史中很有史料价值的
史诗片段，也是唯一用长篇诗歌形式记述的“华北
油田创业史诗上下篇”。病中的心脏超负荷运行，
近4000行诗，是春蚕吐丝。李季心里在呼喊：“为
他们写来为他们唱，为他们喊哑喉咙死也甘
心！”（《石油万里从军行》）李季完成了长诗《石油
万里从军行》，这是李季最后的石油诗。那时，李季
已有心脏难以支撑的感觉。他在诗歌的最后写道：

“病中遥望大军行/心似油煎难出征……我永远是
石油大军的一个兵/就是在心脏停止跳动时/也将
是人有尽时曲未终！”

中国石油人的典范、铁人王进喜曾经对作家王
以平说：“我愿意做革命的老黄牛，可是做得还不
够。你们的李季，才真正是革命的老黄牛。”李季在
前，石油文学队伍紧跟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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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成为作家之前是一位
八路军战士。1938年，不满16岁
的少年李季，只身一人，从唐河穿
越兵荒马乱的豫西北大地，经西安
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入洛川抗大一
分校学习。1940年，李季调任八
路军总部特务团任三营指导员。
同年参加“百团大战”。1942年，
日军华北方面最高司令长官冈村
宁次指挥了对太行山八路军的

“五月大扫荡”，李季参加了反“扫
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
副总参谋长左权被炮弹击中，就倒
在离李季不远处的草丛里。十几
天后，李季带着十几名同志突出了
包围圈。

20世纪40年代父亲写的小说《破晓》，
50年代的长诗《杨高传》，60年代的长诗《向
昆仑》、短篇小说《马兰》，一直到70年代他
为石油工业写下的最后一首长诗《石油万里
从军行》，都有他对军旅生活的怀念，可以说
军人情怀贯穿在他一生的作品之中。

父亲一生大致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从1943年开始，他在陕甘宁边区

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收集、整理信天游，
1945年底，他以信天游两行为一韵的格式
写出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20世
纪60年代初，他采用湖南“盘歌”和五句体
民歌的形式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菊花石》。
他还计划晚年去广西、贵州、云南等地收集

少数民族的民歌。
第二、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深

入第一线生活，1952年底举家迁往
玉门油矿。两年的油矿工作和生
活，他走遍了钻井队、采油队、地质
队和炼油厂，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
石油人，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生
活基础。

第三、父亲一生的文学生涯中，
很大一部分时间，是从事文学期刊
的编辑和文学组织工作。从20世
纪40年代他任三边报社社长，50
年代他创办并主编《长江文艺》，70
年代主编《诗刊》和《人民文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成为专业作
家，直至他去世前的几十年时间

里，他在编辑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仍然
坚持业余写作。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
工作者，践行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誓言。
在文学组织工作方面，父亲多年来联络各
国的作家，促进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
了解。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
文坛百废待兴，他不顾病痛，投入极其繁杂
的文学组织工作中。

父亲57年短暂的一生是充实的。正如
他自己所说：“我已经竭尽我的全部才能，全
部热情，写了，唱了。我没有虚度年华。我
没有为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所陶醉，也没有
在学习和实践的道路上，故意放慢脚步。”这
就是我们的父亲——李季。


